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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的
孩
子
進
大
學
並
不
困
難
，
有
時
候
他
們
一
邊
在
大
學
裡
讀
書
，
一

邊
在
快
餐
店
打
工
，
看
上
去
生
活
很
悠
閒
，
有
時
候
年
輕
人
會
拖
拖
拉
拉
要
好

多
年
才
結
束
這
段
什
麼
都
不
是
、
都
不
算
的
人
生
階
段
。R

yan

有
一
個
非
常
要

好
的
朋
友
叫Jeff

，
他
大
概
是R

yan

朋
友
裡
脾
氣
最
好
的
一
個
大
男
孩
，
長
着

金
髮
、
留
着
長
鬍
鬚
，
有
着
魁
梧
的
身
軀
。
有
時
候
他
把
鬍
鬚
編
成
很
多
支
小

辮
子
，
看
上
去
會
瘦
些
。Jeff

不
太
喜
歡
大
學
生
活
，
他
寧
可
花
一
半
時
間
在
餐

館
裡
打
工
，
當
他
穿
着
大
鞋
子
和
每
個
季
節
只
是
長
短
不
一
的
卡
其
布
短
褲
來

看R
yan

時
，
連R

yan

周
歲
的
孩
子
也
喜
歡
模
仿
他
大
搖
大
擺
的
走
路
姿
態
做

出
令
人
發
笑
的
誇
張
動
作
。
在
我
看
來
，Jeff

的
父
母
並
沒
有
像
我
們
中
國
的
父

母
一
樣
逼
迫
他
上
進
，
否
則Jeff

的
脾
氣
大
概
會
很
快
變
壞
！

Bob

是R
yan

的
父
親
，
他
告
訴
我R

yan

是
一
個
不
願
意
長
大
的
彼
得
潘

，
但
彼
得
潘
卻
在
去
年
意
外
地
知
道
自
己
竟
然
也
要
當
爸
爸
了
，
他
將
提
前
結

束
他
無
須
為
他
人
負
責
的
自
由
生
活
，
他
一
定
感
受
到
了
生
活
的
壓
力
。
當

R
yan

將
這
一
消
息
告
訴
父
母
時
，R

yan

的
父
母
還
是
吃
了
一
驚
：
天
哪
，
一

個
小
孩
居
然
要
哺
育
另
一
個
小
孩
！
而R

yan

身
上
確
實
保
留
了
許
多
孩
子
氣
的

特
點
：
他
在
閱
讀
歷
史
書
的
時
候
會
沉
浸
到
歷
史
人
物
的
想
像
中
去
，
他
會
想

像
羅
馬
議
會
廳
貴
族
長
老
們
劇
烈
的
爭
吵
，
他
不
僅
閱
讀
歷
史
，
還
體
驗
和
表

現
歷
史
！
當
他
和
他
剛
會
走
路
的
孩
子
玩
樂
時
，
他
就
演
繹
電
視
中
童
話
的
角

色
，
又
唱
又
跳
非
常
自
然
可
愛
，
可
以
肯
定
這
是
兩
個
不
同
年
齡
卻
有
相
同
感

受
的
孩
子
！
當
他
試
圖
哄
騙
自
己
的
孩
子
吃
蔬
菜
而
遭
遇
抵
抗
時
，
他
認
真
地

在
生
氣
│
│
事
實
上R

yan

自
己
也
是
強
迫
自
己
才
每
天
吃
生
菜
的
。

R
yan

是
一
個
看
上
去
極
為
時
尚
、
酷
愛
體
育
和
藝
術
的

年
輕
人
：
當
他
劇
烈
地
搖
擺
着
長
髮
低
頭
彈
唱
和
表
演
難
度

很
大
的
舞
蹈
動
作
時
，
讓
我
聯
想
到
米
高
．
積
遜
的
灑
脫
和

俄
羅
斯
的
民
間
舞
蹈
的
歡
快
；
另
一
方
面
，
美
國
人
的
某
些

家
族
傳
統
也
很
強
烈
地
體
現
在
他
身
上
，R

yan
幾
乎
從
沒
有

考
慮
過
離
開
芝
加
哥
，
他
心
目
中
芝
加
哥
是
他
與
生
俱
來
喜

愛
的
城
市
，
他
甚
至
從
沒
有
打
算
去
第
二
個
城
市
生
活
。
芝

加
哥
不
僅
有
他
許
多
親
人
，
還
有
小
熊
棒
球
隊
和
大
熊
橄
欖

球
隊
，
有
他
的
未
來
。
當R

yan

的
父
母
與
我
談
論R

yan

的
孩

子
氣
的
時
候
，R

yan

正
在
自
己
家
的
客
廳
裡
扮
演
一
個
羅
馬

貴
族
院
的
議
員
，
他
這
學
期
正
在
學
習
厚
厚
的
羅
馬
史
，

R
yan

的
藝
術
氣
質
使
得
他
在
閱
讀
歷
史
的
時
候
想
像
自
己
如

果
生
活
在
那
個
時
代
會
如
何
參
與
羅
馬
議
會
的
辯
論
，
他
頭

上
戴
着
金
色
葉
片
紮
成
的
羅
馬
桂
冠
，
穿
着
乳
白
色
的
長
袍

和
鮮
紅
的
綬
帶
。R

yan

告
訴
我
，
他
在
中
學
時
非
常
喜
歡
演

出
，
甚
至
有
過
當
演
員
的
夢
想
。
當
然
演
員
是
一
個
很
難
進

入
的
行
業
，
於
是
他
轉
向
歷
史
專
業
，
學

習
歷
史
不
僅
使
他
知
曉
歷
史
，
他
還
想
身

臨
其
境
，
表
現
那
些
歷
史
人
物
的
氣
質
和

談
吐
，
他
很
自
然
地
在
眾
人
面
前
演
繹
那

個
時
代
的
風
貌
。

面
對
兒
子
與
現
實
生
活
中
獲
得
實
際

利
益
並
無
直
接
聯
繫
的
興
趣
愛
好
，

R
yan

的
父
母
只
是
面
帶
微
笑
注
視
兒
子
的
舉
止
，
他
們
從
心

裡
喜
愛
自
己
的
每
一
個
孩
子
，
但
不
是
因
為
他
已
經
或
即
將

功
成
名
就
，
對
於R

yan

來
說
，
大
學
尚
未
畢
業
就
已
經
成
為

父
親
，
他
必
須
提
前
考
慮
他
的
未
來
了
，
他
內
心
一
定
會
有

種
種
壓
力
存
在
。
但
是
，
這
個
不
期
而
來
的
兒
子
，
也
充
分

滿
足
了
他
對
於
兒
童
生
活
的
留
戀
。

下
午
兩
點
左
右R

yan

的
兒
子
小
彼
得
潘Julian

吃
過
午

飯
，
坐
在
安
全
的
高
椅
子
上
，
注
意
力
非
常
集
中
地
看
一
部

動
畫
片
，
那
是R

yan

小
時
候
一
直
在
看
的
一
部
英
國
動
畫
片

：
敘
述
的
是
一
群
居
住
岩
石
裡
的
小
人
的
故
事
，
在
這
個
故

事
裡
有
國
王
，
有
可
愛
機
靈
的
岩
石
小
人
，
他
們
要
抵
禦
環

境
的
變
化
和
人
類
的
影
響
，
劇
中
的
一
個
紅
髮
小
人
是R

yan

的
最
愛
，
因
為
他
既
淘
氣
又
聰
明
，
還
興
趣
十
足
。
晚
上
，

是
這
個
家
庭
最
快
樂
的
時
光
，
通
常Julian

在
七
點
開
始
吃
晚

餐
，
他
的
晚
餐
包
括
一
份
夾
雜
着
蔬
菜
、
豆
類
和
雜
糧
的
嬰

兒
食
品
，
但
如
果
偶
爾
他
今
天
不
是
很
餓
，
或
在
飯
前
吃
了

很
多
甜
餅
乾
，
他
就
不
想
把
他
的
晚
餐
吃
完
，
這
時
候R

yan

會
想
方
設
法
用
甜

麵
包
和
雞
肉
等
引
誘
小
彼
得
潘
吃
完
他
那
份
營
養
完
整
的
食
品
。

R
yan

在
自
己
的
博
客
上
說
：
﹁我
有
一
個
兒
子Julian

，
他
是
我
生
活
中

最
美
好
和
奇
妙
的
一
部
分
。
與
他
在
一
起
的
每
一
天
都
是
一
個
新
的
冒
險
，
他

使
我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獲
得
了
如
此
多
真
實
的
體
驗
。
﹂
對
於R

yan

來
說
，
某
些

體
驗
是
他
和
兒
子
一
起
完
成
的
：
譬
如
在
萬
聖
節
之
夜
把
孩
子
打
扮
成
一
個
愛

搗
亂
的
藍
色
小
精
靈
，
把
自
己
打
扮
成
一
個
中
世
紀
的
騎
士
，
夜
晚R

yan

帶
着

孩
子
挨
家
挨
戶
討
要
色
彩
鮮
艷
的
糖
果
。
他
幾
乎
每
天
都
和
孩
子
一
起
玩
遊
戲

，
把
孩
子
逗
得
咯
咯
直
笑
：
與
兒
子
在
一
起
的
生
活
無
疑
是
最
好
的
生
活
，
何

況
，
這
個
混
血
的
嬰
兒
看
上
去
是
那
麼
健
康
、
機
靈
、
漂
亮
，
渾
身
透
着
生
命

的
新
鮮
和
潔
淨
。

童
話
中
的
彼
得
潘
拒
絕
長
大
，
因
為
只
有
童
年
可
以
擁
有
幻
想
而
不
被
拒

絕
，
因
此
彼
得
潘
拒
絕
了
愛
他
的
女
孩
。
而
生
活
在
芝
加
哥
的R

yan

卻
沒
有
拒

絕
一
個
來
自
中
國
的
女
孩
的
愛
，
也
許
他
是
想
建
立
了
一
個
童
話
般
的
家
庭
，

但
這
樣
的
家
庭
是
需
要
工
作
來
奉
養
的
。
在
美
國
，
通
常
在
大
學
裡
學
習
歷
史

的
人
比
較
理
想
的
出
路
是
當
一
個
中
學
教
師
，
這
需
要
參
加
一
些
職
業
資
格
考

試
，
而
這
可
能
迫
使
他
最
終
不
得
不
放
棄
在
音
樂
和
表
演
上
發
展
的
希
望
。

在
美
國
，
年
輕
人
失
去
幻
想
的
時
間
也
許
會
遲
些
，
他
們
多
多
少
少
相
信

這
個
國
家
具
有
神
奇
的
一
面
：
那
就
是
每
個
人
無
論
地
位
高
低
都
有
可
能
受
到

尊
敬
，
只
要
他
是
正
直
的
、
努
力
的
，
用
心
的
，
而R

yan

正
在
努
力
為
穩
固
他

的
家
庭
和
堅
持
他
的
理
想
做
出
一
定
的
抉
擇
和
犧
牲
。

（
下
）

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走進座落在北京長安
街上的韓國 SK 集團大
廈。這座大廈高四十層
，聳立於樓群之中。
SK 中國總裁金泰振對

我說，這座大廈比首爾SK總部的大廈還高
，現在是SK的中國總部，將來它會成為SK
世界總部。他說得很自然，也很真誠。

我來到這座大廈，是為了參加中韓媒體
迎接新年的聯誼活動。韓國駐京記者中我有
很多朋友，有的是中韓建交之初認識的，有
的是我在首爾工作時認識的，多次見過面，
相互很熟悉。中方記者中我的朋友就更多，
有的結識於平壤，有的結識於首爾。這次活
動由歷來善與記者交往的SK提供場所，所
以我既有幸與記者朋友見面，也有機會走進
了SK大廈。

SK 於我並不生疏，它的前身是韓國鮮
京集團，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以出售針織物起
家，現在發展到經營石油化工和信息通信等
支柱產業，十年前根據 「鮮京」的韓文發音
易名為SK集團。記得十七年前我去首爾赴
任不久，鮮京集團會長崔鍾賢在鮮京總部大
樓就會見了我，之後又到該集團興建並運營
的華克山莊飯店共進晚餐。韓國的習慣是，
大企業集團不僅要發展支柱產業，而且還要
開辦飯店，多家大集團均如此，鮮京當然也
不例外。華克山莊飯店座落在漢江畔，傍水
依山，建築宏偉，風景更佳，特別是遠離鬧
市區，氛圍靜謐而溫馨。中韓建交談判就曾
在飯店後面一座隱蔽的別墅中進行。崔鍾賢

會長在與我交談中讚賞中韓走到一起，不止一次強調要與中
國發展關係，並預見到兩國經貿關係將會迅速發展，顯示了
他作為總指揮者的戰略眼光。

其實SK早在中韓建交之前就在中國開設了代表處，建
交後十幾年來不斷加強與中國合作。現在，SK在中國有二
十個分公司和一百個投資法人，員工超過五萬人。SK能源
公司與中海油合作開發海外油氣資源，SK通信公司是中國
聯通的主要股東之一。SK與中國開展的貿易，每年已達近
百億美元。

SK大廈建築面積十二萬平米，其中SK辦公佔用百分之
十，其餘出租給韓國和中國公司使用。金泰振總裁對我說，
SK是世界五百強之一，位居七十二位，隨着它與中國和世
界各國事業的發展，將來整個大廈都將成為SK的辦公室。
讓我沒想到的是，SK為了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十分重視中
文的學習，凡來中國工作的SK人員都要會講中文，平時他
們辦公用中文，高管開會也一律用中文。這天金泰振用中文
致詞歡迎大家，發音清晰，用詞準確，堪稱表率。

在北京長安街上，離SK大廈不遠的是韓國三星大廈和
LG大廈，是這兩個集團在中國的總部，也許將來同樣會成
為他們的世界總部。我在首爾時，也見過三星和LG的老闆
，他們都十分重視與中國發展關係，很有戰略眼光。中韓建
交後，雙邊年貿易額已發展到一千九百億美元，韓國來華投
資累計近五百億美元，韓國的這些大集團都為此做出了重要
貢獻。進入SK大廈，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國的發展給中韓
合作帶來了機遇，也促進了兩國經濟的共同繁榮。

剛剛閉幕的丹麥首都哥本哈
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
十五次締約國大會，因為承載着
地球 「最後的希望」而緊緊吸引
全世界的目光。

說起哥本哈根，人們一定會
想起童話大師安徒生和他的名著《海的女兒》與 「美
人魚」等等，哥本哈根因此贏得 「童話之都」的美譽
。令哥本哈根驕傲的還有一個理由是：英國戲劇大師
莎士比亞筆下的主人公——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哈
姆雷特那發聾振聵、充滿憂鬱的經典名句 「生還是死
，這是一個問題」，至今仍警鐘般響徹在人類的耳
畔。

一個純淨幽雅、綠色自然的 「童話之都」，一個
向人們拷問 「生存還是毀滅」的理性之城，應該是選
它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舉辦地的真正原因吧！

去過哥本哈根的人無不對這座城市的 「低碳生活
」感同身受有口皆碑。當中國人為汽車產量攀至全球
首位而津津樂道之時，丹麥卻成為名副其實的 「自行
車城」——哥本哈根每五個市民中就有四輛自行車，
騎車成為人們的 「最愛」；為了節能減排，哥本哈根
人冬天多穿衣服、夏天少穿西裝，以便少開空調；哥
本哈根街頭隨處可見如下的廣告牌： 「今天你堅持用
手洗衣服了嗎？」 「充電器不用時拔下插頭每年能節
約三十克朗，使用一盞節能燈每年能省六十克朗
」……在這裡，家家戶戶能自覺做到垃圾分類擺放；

電動汽車停泊停車場不但不收費，還可享受免費充電
；這座城市還大力發展風力發電，使風電成為主要能
源——在哥本哈根入海口，二十座白色風力發電機佇
立在海面上旋轉，為碧海藍天增添新的景致。

獨享 「北歐明珠」之譽的哥本哈根，旗幟鮮明地
提出到二○二五年要成為全球第一個 「零碳排放」城
市，在市政廳廣場巨大的腳印造型旁，已鐫刻上這句
口號。哥本哈根是歐洲旅遊名城，看到這樣的口號，
各國遊客都會心生敬意。在 「地球變暖」的今天，走
進這座環保之城、生態之城、綠色之城，相信誰都會
流連忘返！不由想起台灣美少女組合新晉歌手王心如
的成名曲《哥本哈根的童話》，今天聽來那歌詞更加
讓人為之心動。

二○○九年十一月底的幾天裡，
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一位九十五歲的老
先生逝世。他名字的前面有許多光環
，令人目眩。而在我的心中，他是一
位可親可敬的老頭兒，一位永遠也看
不到底的愛玩又有風骨的老頭兒，一

位生活極其細膩甚至是敏感的老頭兒，一位學識極其淵
博又彷彿平常得跟老街坊一樣的老頭兒，一位永遠令我
思念的大我六十五歲的美極了的老頭兒。這個我稱為老
頭兒的人就是王世襄先生。

二○○三年我收到友人借我的一本書，是李輝寫的
王世襄的個人傳記，書中所寫的種種着實令我驚訝。因
為我愛玩，但比起書中的主人公來說，我的玩兒簡直是
不入流！經邵燕祥先生介紹，我在那年的八月到芳草地
西巷拜訪王世襄先生。我清楚的記得那天我特意換了一
身整潔的衣裳。進入六○八二房間的一剎那，我和儷松
居主人的服裝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穿的是一件跨欄兒大
背心兒。從那天起，我稱呼他王老，他叫我王庚。之後
六年的時間裡，我和他是在一起吃飯也好、聊天也罷，
我生活的時代似乎變了，待人接物的角度變了，知道的
東西多了，總而言之，和我一起玩兒盆景的朋友說我
「玩兒得比以前高多了」！

在王老最後的幾年裡，我經常去他家，平均是兩周
一次。現在想想，儷松居就是那個葫蘆，他是壺公，我

就是費長房（漢代的一位術士）。我們最早談論的話題
是花卉，他知道我喜歡盆景，又最愛梅花。社會上熱議
國花的時候，他問我到底是選牡丹還是梅花，我說我都
選，他搖搖頭，說應該選梅花，因為梅花有傲骨，梅花
不低頭。後來， 「梅花院士」陳俊愉先生去拜訪他，來
之前王老就打電話給我，叫我一起過去聊聊。兩位八、
九十歲的老頭兒聊些過去的經歷，作為晚輩哪裡插得上
話，我成了旁聽者，不過聽得挺帶勁兒。他們聊夠了，
陳先生轉頭問我：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嗎？」到這時我
才明白王老叫我一起聊聊的用意。我的問題是北京的氣
候環境怎麼才能讓梅花在早春生長季節多發芽，不陡長
枝，從而利於當年分化花芽。陳先生給我講得很清楚。
送客之後，王老問我： 「今天還算有收穫吧？」之後他
露出一個滿意的笑容。他講日本的野梅盆栽把樹幹削得
光光的，名曰舍利幹，實在殘忍，遠不及林和靖的意境
。日本說他們是盆景的發源地，這怎麼可能呢⁈唐．章
懷太子墓中就有捧花侍女的壁畫，再說從意境上來講，日
本的盆栽怎麼能比呢？我要給咱們的盆景討個公道！

他愛吃，愛到令人可笑的地步。我單位食堂的小蛋
糕做得不錯，有一次我買了一袋到他家，寒暄之後說讓
他嘗幾個，老人臉兒薄，開始沒要，我也就沒再堅持。
不想我臨走之前，他和我說話時不住的看那個蛋糕袋兒
，終於忍不住說： 「要不您留一個我嘗嘗！」說着就拿
起了他的筷子，這就是人們說的有林林總總頭銜的那位

國寶，他可愛極了！時隔不久，我到他家同老人兒子敦
煌先生學做燜葱和筍燒肉，我們兩人在廚中露胳膊挽袖
子時，王老拿着一罐上好的寧波望海茶給我，我推辭不
要。他這次堵着我了： 「那您不還給我嘗蛋糕了嗎？這
您得拿着。」說完像小孩兒一樣的笑了。後來，我一口
氣買了兩袋小蛋糕送給他，老人狡猾的說我這是還崩子
，幾番推讓下來，由敦煌先生給我一百塊錢，作為這次
和以後買蛋糕的費用。之後幾年，王家府上時不時的便
有小蛋糕，因為他愛吃這口兒！直到他病重時，每天吃
不了太多的東西，有時一天僅有的兩樣食品：一個是他
稱為 「人民大會堂」的酸奶，再一個就是那小蛋糕。還
有一件事令我時常想起：南河沿街邊有個西餐館 「起
士林」，王老數次提出去那裡吃飯，由於門口有較高的
一段台階，他年紀大了，上台階困難，所以一直沒有成
行。後來他自己琢磨了一個辦法，就是別人上去吃飯，
他一人留在車裡，把菜叫下來，坐在車裡大吃一頓。我
聽着忍俊不禁。一位九十多歲的老饕！這真是應了那句
話： 「是真名士自風流」。

二○○三年是王老大悲大喜的一年，那一年老伴袁
荃猷先生病逝、荷蘭克勞斯親王最高榮譽獎頒給王老、
儷松居長物拍賣圓滿。我知道對於王老來說，喜不能抵
悲。在他家公寓樓下的花園中有幾株金銀花，因為離自
己的樓門口遠，他就請我幫他移一株到自家的樓門口，
結果因為我總是有事，他等不及，請保安代勞了。我不
知道金銀花對於這位老人的意義，但從那一年起，只要
是金銀花盛開的季節，袁先生像前的那個唐代的小花瓶
中總會有幾枝金銀花安靜的在那裡盛放，讓人時不時的
能聞到一股幽香。《告荃猷》中的第一首提到的提筐，
我在王家府上從沒有看到過，但我和老人聊天時曾提起
筐的作用，他說： 「你不知道，那筐特別方便，要是買
個菜、帶點兒書，用着特順手兒。」我就笑着反問他，
有人寫文章說您和啟功先生等人吃飯，因為帶着筐，進
不了貴賓樓，那您就沒嫌這筐麻煩？他哈哈大笑。現在
提着筐的老頭兒也走遠了，那個被人們交口稱道的提筐
還是沒有在我的眼前一展真容，它是屬於王老和袁先生
的！

去年他九十四歲了，我發現老頭兒真是老了，他自
己也總是念叨： 「老態老態」。從那時起，我隱隱的感
覺到，我和老頭兒玩的日子可能不多了。穿衣時我幫他
一下，他就急說幾句不敢當。我想起交往的六年中，除
了聊得興起，他對我稱為你以外，幾乎每每都以您來稱
呼，他的客氣令我惶恐不安，他大我六十五歲啊，學問
大得驚人，一位大家。我呢？因為愛玩而與他走到一起
的一個 「小孩兒」，他何需如此啊！這一點，用北京人
的話來講，實在是讓人念想兒！去年中秋前，他的老友
也是老同學張安教授病重，電話中兩人同感人生苦短。
自那天起，王老身體急轉直下，後來不得已住院治療。
我有一次去看他，因為老人鼻凹處油脂較多，我就拿棉
籤蘸水給他擦一擦。他嘿嘿一樂，說： 「我這兒勾臉兒
呢。」這是他最後一次把我逗笑了的話，自那兒以後的
老頭兒就再也讓我笑不出來了。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我正在家炸魚，
敦煌先生電告王老病故。魚糊了。

他說過一段話：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的
經歷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可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民
族、中國的歷史是永恆的，所以我可以不計較那短暫的
一瞬，不計較那些事那些人，我愛的是中國整個的傳統
、整個的歷史、整個的文化，這在世界上是永久存在的
。」 他的深情令人讚嘆！一切美都從深度中走來，這就
是我認識的把一切喜愛的事物都挖到最深處的那個美極
了的老頭兒，我想他！

二○○九年十二月五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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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低碳達人􀎡 蕭 愚

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二）
江蘇吳縣人，同治進士。因其精於金石學
和古文字學，並有重要著作傳世，故被史
家定位為清末金石學家、文學學家。其實
他還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筆者至吉林省
琿春市參加 「防川圖們江歷史長廊文化遊」，途中突然見到
路旁一處山坡上，矗立着一尊新建的清代官員巨型石雕像，
有坡道石階引着遊人前去觀瞻，雕像寫明是吳大澂，像座下
方的巨石上還用雙鈎法鐫刻着吳大澂於一八八六年留下的手
跡 「龍虎」兩個金字。見之不禁為之一怔，心想依稀記得吳
大澂是一位著名的江南文人，怎麼在此地出現他的雕像？

原來，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會辦北洋事宜大
臣吳大澂受清廷之命，會同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辦理與沙
皇俄國重勘東界事宜，他們二人意氣相投，共同抱定 「一寸
土地盡寸心」的決心和 「應爭者必爭、應辦者必辦」的態度
，密切合作，與強俄歷經三個月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艱苦
談判，簽訂了《中俄琿春東界條約》與《中俄查勘兩國交界
道路記》，收回了黑頂子地方（今琿春市敬信鎮全境），重
新確定了邊界界碑記號，將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條約》中
所規定之中俄東段邊界二十個界碑之一的 「土」字牌向海的
方向南移十六華里，而且又爭取了中國船隻出入圖們江口的
權利。當時吳大澂與依克唐阿，在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失去了
大片領土的外交劣勢下，面對強俄，捍衛了國家主權，維護
了民族尊嚴，實在是功不可沒。以致時至今日，邊境人民要
用雕塑巨大石像的這種方式，深切緬懷和銘記吳大澂收回部
分國土又爭取了圖們江出海權的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偉大功績
，尊其為 「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功臣」。 「土」字牌也成今
天重要的歷史景觀。

想不到一位著名的江南才子，竟在北國邊境人民心目中
至今留下如此光輝史績和崇高聲譽。而這些事實，在我回滬
查了手頭的一九七九年版《辭海》 「吳大澂」詞條中卻毫無
表述。看來史家應該對此重新審視了，不能因吳大澂突出的
文化貢獻而忽視、湮沒其外交上的才能與成就。感慨之餘，
也建議《辭海》編纂者對 「吳大澂」詞條作必要的修訂和充
實。

吳大澂還是外交家
蘇永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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